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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因著互聯網的出現，資訊垂手可得，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像是拉近了，故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

一個資訊網絡的年代，人們都住在同一個地球村

裏。但也正是這個緣故，一些對基督徒前所未有的

挑戰也隨之而來。例如，「摩登時代」(Modernity)

中的非基督教世界，常以「理性」和「科學」來挑

戰基督教的可信性。可是，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

之後，摩登時代所應許人們「明天會更好」的承諾

被打破了，一個「後現代」(Postmodernity)的世界

隨之而來。也因為互聯網的普及，更加速了世界的

轉變！因此，基督徒在今天這個世界自處和活出見

證，早已成為一個不可逃避的議題！本文嘗試探討

這個議題。

一、認清自己在基督裏的身份

無論身處那一個年代，便要面對那時代的挑

戰，基督徒所最需處理的，首要還是對自己身份的

確認和肯定。一個人在世間上最大的危機，並不是

如何面對外間的挑戰，乃是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

若能先肯定自己的身份，任何巨大的風浪都可以穩

步面對。

那麼，基督徒的身份為何呢？最首要的就是，

我們都是按著「神的形象」被創造的(創一27)；故

此，我們都有尊貴的身份，並且比世間其他任何一

切的受造物更為尊貴。其次，當人犯罪之後，神甘

願捨去祂的獨生子，以祂的寶血來挽回我們的性命

(約三16)，並因著我們憑信心白白的接受這救恩，

而成為神的兒女(約壹一12)。當信徒能夠對自己這

尊貴的身份有所肯定之後，便能夠站立得穩，面對

時代給他的挑戰了。

二、回到聖經

活在「摩登時代」的人，相信世界有絕對的真

理──理性和科學；但活在「後現代」的人，不再

相信有絕對的真理了，認為一切都是相對的！那句

「世事何曾是絕對！」的話，成為了絕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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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沒有了從前所謂的「真理」，更甚的是，「道

德」也成為相對了；因此，唯一的「罪」就是定人

「有罪」的罪！所以，同居、婚前性行為及同性戀

等，都不再被認為是道德上的錯了。

「回到聖經」，就是在一個相對的世界裏，重

新以聖經作為道德和生活的標準，使基督徒不致

沒有定位，反能以聖經作為立足的支點，從而可

以成為有立場的明燈和先知。在十六世紀的「宗

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堅持「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是基督徒信仰的權威，所有其他的權威，

如教皇、議會和神學家都要降服於聖經的權威之

下：「惟有當教父和議會認同於聖經的原則時，他

們才是權威。」路德又認為是耶穌基督使聖經合法

地成為基督教的權威，聖經的主要目的，是宣佈神

藉耶穌滿足了神為所有相信祂的人而設的恩惠救恩

之應許。路德珍惜教父的作品(特別是奧古斯丁)，

是因為路德認為它們忠實地和正確地解釋了聖經。

亞法斯(Paul Althaus)在其《路德的神學》(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一書中指出，路德的作品

有別於多馬士亞奎那(Thomas Aquinas)的作品；因

為前者只用聖經，而後者用聖經「和」很多「來自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本體學之反省，以及多馬士自

己的思維」。1 路德也強調每一位基督徒都能明白

聖經，並全然拒絕偽丟尼修的神秘主義(它強調人只

能達到靈魂最高處，才能與神相遇)，因為他相信神

的確藉著祂在聖經中的話啟示祂自己。而神的話是

信心的源頭，所以「那裏沒有神的應許(聖經的根

據)，那裏就沒有信心可言。」2

三、教會在世上的見證

教會作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責無旁貸要肩

負見證基督的責任。當第二次大戰時期，潘霍華反

抗「納粹主義」，是源於他對「教會」的理解。對

他來說，教會是在基督裏的一個「合一體」，是由

一群同時是有罪和聖潔，以及被審判和被赦免的人

所組成的神聖群體。因為教會是神臨在於世界的代

表，所以必須行使政治上的責任。雖然，教會在進

入政治當中後或會犯罪，但卻是憑赦免而活的。3

潘霍華在他的監獄書信中，宣告耶穌為「一位

為他人而活的人物」；所以，潘霍華挑戰他的跟從

者「要藉著參與耶穌的生命，而過一種『為他人而

存在』的新生命」。他論證說：若耶穌是一位為服

侍他人而活的人，那麼「只有真正為他人而存在的

教會，才是真正的教會。」他觀察到他自己的教會

在納粹期間，只是一間「為求自保的教會」，而拒

絕「為他人而冒險」。4

四、信徒在職場中的見證和影響

當教會作為一個「機構」時，對社會的影響是

有限的。但若教會是一大群每天在不同社會圈子

中發揮影響力的人，那麼，教會的力量是大的！因

此，信徒當在自己的職場崗位上，以聖經的世界

觀，在其專業之中發揮更新和模造的影響力，致使

各行業都朝著更接近上主的方向邁進。

有別於羅馬天主教的理解，馬丁路德相信所有

的基督徒都是祭司。路德引用彼得所言，我們都是

「君尊的祭司，藉耶穌基督將神所願意接納的屬靈

祭物獻給神」，並且「宣佈祂的得勝，就是那位曾

召你們離開黑暗，進入奇妙之光明中的」(參彼前

二5、9)。路德解釋說：「你們在此處可見彼得所

說⋯⋯因為這是十分清晰和夠明顯的，當使徒說

『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聖潔的國度』，是提

及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5

路德相信信徒皆祭司，因為我們從神聖的「洗

禮」中被膏立為祭司，有了祭司應有的權柄和責

任：「藉著洗禮，我們都受奉為祭司⋯⋯並且(神

職人員和平信徒 )除了崗位外，其實是沒有分別

的。」6 此外，路德也說，是「信心」使我們成為

祭司的：「所有事情都是藉著信心達成。唯獨信心

是祭司的工作，不能用任何東西來取代。因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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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所有的女人也是，無論老或

幼、主人或僕人、男人或女人、有學識的或無學識

的，都是沒有分別的，除了他們有著不同程度的信

心。」7 雖然教會中依然有受封的神職人員在教會

中事奉，但他的身份和呼召並不比任何在基督徒群

體中的人超越。

五、認真地在社會各領域實踐「天國觀」

今天的基督徒，往往沒有將其信仰的影響力推

廣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去，只內聚於教會的圍牆裏。

於是，基督教的世界觀便對於政治、文化、經濟、

娛樂、資訊沒有帶來甚麼影響，往往只在「民生」

(社會服務)方面有些參與。結果，社會各領域便每

況愈下，人心距離上主也愈來愈遠了！於是，基督

教便成為失職的信仰。筆者認為今天的信徒要重新

認真地再思和實踐耶穌的「天國」觀念。

正如新約神學家賴特(George Ladd)所指出，

「在現代的學術研究中，都一致認為『神的國』是

耶穌的核心信息。」8 馬可用這些詞彙來介紹耶穌

的使命：「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

悔改，信福音！』」(可一14-15)馬太也這樣總結

耶穌的事工：「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

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太四

23)路加雖然沒有提及「神的國」，但卻引用以賽

亞書有關「國度」降臨的預言來講述耶穌的使命，

然後提及耶穌的肯定：「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

了。」(路四21) 9 在使用「天國」和相關的詞彙如

「神的國」「國度」，馬太福音用了50次、馬可14

次、路加39次、約翰5次，合共108次；這就凸顯了

「天國」是耶穌信息的核心。10

「國」的希臘原文為「Basileia」，它的世俗

意思是「作為皇帝的權能」11 和「行使統治的範

圍」。12賴特指出這詞在新約中有多重的意義，包

括「國度是神的統治」、「國度是救贖性的」、

「國度是動態的」「國度在末日時到來」「國度已

進入了人類歷史」「國度是超自然的」「國度是一

個奧秘」及「國度是救贖祝福的領域」等等。13

在論及「國度」與「教會」的關係上，賴特也

闡明，「教會」是屬神之人的團契，而「神國」創

造「教會」，然後「教會」宣講「神國」的福音。14 

列巴布斯(H. N. Ridderbos)將「國度」定義為「神在世

界的救贖工作」，15「教會」則是「屬基督的人之

聚會」。16 教會的宣教與發展便是天國的擴展了。17 

今天的信徒要實踐耶穌的天國觀，將基督教的

價值觀和世界觀，帶進各行各業，社會各領域如政

治、文化、教育及各媒體去(尤其是互聯網)，好讓

天國的福音能更全面地更新和模造這個世界。

總結

二十一世紀對於基督教來說，是一個充滿著危

機的時代，一切好像都只是相對，沒有真理，也

沒有標準。但也許是基督教的一個契機，使基督教

有更多的渠道和空間去接觸這個世界(如使用互聯

網)。面對挑戰，迫使教會不能再躲在教會圍牆內

的「安樂窩」，否則生存空間愈來愈萎縮，直至在

社會上名存實亡。反之，若教會能夠鼓勵信徒，在

自己的行業上以聖經的世界觀去發揮其影響力；於

是，無論在民生、文化、娛樂、資訊及經濟上，都

使上帝掌權；那麼，我們便無負作為二十一世紀信

徒的託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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